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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女友从美国回来了，出
国前她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在哈佛
读完博士之后我们都以为她会留在
美国硅谷这样的地方，要不就是在华
尔街做高级金领，这是她出国之前的
梦想。

但她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她回
国，是想当个大公司的CEO。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她居然跑到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一个临湖的
房子，房子是木头搭建的，房前种了
很多菜，屋后栽了很多花，居然过起
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很多人对她的举动大跌眼镜，她
才 30 岁，还有那么好的年华，况且，
真的是前程似锦，可她居然放弃了，
许多人大为不解。

我问她每天做什么？她说，上上
网，看看书，把设计好的东西发到人
家的邮箱换银子，穿布衣，吃自己种
的菜，保证没有化肥农药，亲手修剪
那些花花草草，下午睡醒后写写喜欢
的小说。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我觉得
很禅意很芬芳。那多浪费啊。我说，
你读到了博士，还从哈佛回来，这样
慢慢老去，多可惜。

不，她说，只要你喜欢一种生活

方式，那么，怎么样选择自己要的生
活都不可惜，难道说我去做 CEO 就
不可惜？我每天穿行在钢筋水泥里，
每天和机器人一样忙碌就是充实？
我曾经那样生活过，不久，我的胃肠
功能紊乱，我得了慢性胃炎，有颈椎
病，为保持身材，我吃得少，头发掉得
多，我用含铅很多的化妆品，呼吸不
干净的空气。

可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有一个木
头房子，然后房前种菜屋后种花，我
能坐在那个小屋子里写小说，这样的
梦想是我最想要过的日子。以前，我
总想等到自己六十岁再过去，可是，
我怕活不到六十岁我就累死了，我还
怕自己到了六十岁就没有这种心境
了，我还怕，自己变得再也没有梦想，
让钱和势利的眼光支配了一切，那是
最可怕的。既然我现在能过一种这
样的生活，为什么我还要等到六十
岁？三十岁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房
前种菜屋后栽花的生活是那种历经
了红尘风雨之后的选择，它那么美丽
那么禅意芬芳。我不再替她可惜，不
再因为她是哈佛的女博士回来种菜
栽花感到不可思议，什么时候选择什

么样的生活，那是一种境界。就像前
几天我们的同学聚会。

大家抱怨着生活的无奈，有钱人
说太累，做生意要打点这个那个，要
堆着笑脸，有了钱还胆战心惊，没钱
的也说自己累，怕下岗怕裁员，中间
的小公务员也在抱怨，抱怨工资太
低，没有机会出国逛逛，只能过一般
的生活。大家都有种种的不如意，没
有人注意到春天来了，直到有一个人
带来的孩子说：“爸爸你看，这朵小黄
花开得多好看，春天来了啊。”

这句“春天来了”让烦躁的人群
停了下来，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活
得多累啊，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钱为了
权，居然忽略了整个春天。而我的哈
佛女友却明白，春天就在每个人自己
心中，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都不
晚，不一定有闲情逸致要房前种菜屋
后栽花，只要快乐，其实做什么都是
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春天的黄昏，我买
了几枝梅花，插在自行车上，一路唱
着不知名的小调骑车回家。上楼的
时候我看到有捧着糖炒栗子的邻居，
我赠了他一枝梅花，他给我一包糖炒
栗子，大家笑笑，各自回家去，这样的
生活，真过得有滋有味，那是因为，在
我心里，也种了一枝花，那枝花，叫做
禅意。

摘自《汕头特区报》

2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
画家齐聚一堂，参加一个盛况空前
的艺术画展。评委是各国政要和全
球知名艺术家。如果能在画展中获
奖，相当于获得了全球的认可。

当美国油画家本·沙恩将自己
的参赛作品搬上展台，全场一片哗
然。巨幅画作上不是枯萎的树叶就
是畸形的动物：失明的天鹅、断了翅
膀的蝴蝶和身上长满疮疤的鱼让人
们毛骨悚然，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

大家都在猜测画中的含义，这
时，本·沙恩开口说道：“请问诸位从
画中看到了什么？”全场鸦雀无声。
片刻的沉默后，有位记者小声唠叨：

“是残缺的世界吗？我感觉心里非
常不舒服。”

眼见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
本·沙恩的声音有些激动：“也许大
家都很奇怪，在如此豪华而高雅的
展厅里，为什么会有如此丑陋的
画？让我来告诉你们，这就是真实
的地球，因为战争、核泄漏以及人们

对资源无限制的开采，我们的地球
早已面目全非。”

毫无疑问，本·沙恩在画展中一
鸣惊人，人们记住了象征毁灭与屠
戮的画面，更记住了这个貌不惊人
的画家。他的作品不但被高价收
藏，政府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开始大
力宣传环保，并斥巨资进行环境改
造。新一代绘画艺术爱好者，争先
恐后的模仿他的画作，以模仿得最
像而自豪。可是人们慢慢发现，本·
沙恩的画越看越令人感动，谁都画
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法新社一位年轻
记者跟踪本·沙恩，亲眼见证了他的
创作过程，这才将他的绘画谜团公
布于世。

1954年的夏天，本·沙恩来到日
本长崎。时隔9年，长崎的生灵依然
遭受着高剂量的贝塔和迦玛射线的
荼毒。本·沙恩在和平公园附近的
旅店住下，每天他都在公园里转悠，
望着高耸而立的和平纪念像，他总

是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有一天，
本·沙恩在林荫小道上发现了一只
缺了一条腿的青蛙，它正在地上艰
难地爬着。本·沙恩马上小心翼翼
地将那只青蛙捧在手里，他静静地
注视着它，眼里满是柔情，就像呵护
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看着，本·沙
恩的眼里滑落两颗豆大的泪珠，继
而便是失声痛哭！年轻的记者躲在
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连忙用镜头
记录下这近似疯狂的一刻。

很久以后，本·沙恩停止了哭
泣，他将青蛙放回地上，支起画架开
始作画。不一会儿，一只同样失去
一条腿的青蛙在画纸上栩栩如生，
令人望一眼便心痛不已！

原来眼泪是画家最好的颜料，
因为眼泪代表着良知。只有一个有
良知的画家，才能画出最有震撼力
的画作。揭开了本·沙恩的绘画之
谜，也让我们懂得了眼泪的意义。
生活中，我们也需要用眼泪浸润自
己的良知和意识，有时候哭泣并不
代表怯弱，那是一种灵魂的发泄方
式。

如果你也有一种叫眼泪的颜
料，用它将生活描绘得多姿多彩吧。

摘自《青年文摘》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
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
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
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像是无关
痛痒，使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
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
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
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
地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惨
笑，或咕嘟着嘴做吃屎状，或抓耳挠
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
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地
噎嗝打个不休，或红脸如关公。种
种现象，不一而足，这时节你“行有
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支烟，或啜一碗
茶，静静地欣赏对方的苦闷样子。
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
愉快大概略相仿佛。

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
一类，而且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弈虽小术，
亦可以观人，相传有个慢性子，见对

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
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
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
只好拱手认输。也有性急的人，下
棋如赛跑，噼噼啪啪，草草了事，这
仍旧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
风。下棋不能无争，争的范围有大
有小，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
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
接作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
相当者，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有
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有一面下棋
一面诮骂者，但最不幸的是争的范
围超出了棋盘，而拳足交加。

笠翁《闲情偶寄》说弈棋不如观
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有趣
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
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
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
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
陷阱而不做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

你，暗暗地骂你一声：“多嘴驴！”另
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
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
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
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
病。所以有人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
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
车，要抽车！”

下棋只是为了消遣，其所以能
使这样多人嗜此不疲者，是因为它
颇合人类好斗的本能，这是一种“斗
智不斗力”的游戏。所以瓜棚豆架
之下，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不免一
枰相对，消此永昼；闹市茶寮之中，
常有有闲阶级的人士下棋消遣，“不
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
宦海里翻过身最后退隐东山的大人
先生们，髀肉复生，而英雄无用武之
地，也只好闲来对弈，了此残生，下
棋全是“剩余精力”的发泄。

下棋有没有这样陶冶性情之
功，我不敢说，不过有人下起棋来确
实是可把性命都置之度外的。我有
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
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
屋瓦乱飞，其中棋瘾较小者变色而
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
算是你输了。”此公深得棋中之趣。

摘自《人文精神读本》

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用望远镜
细观台上，不是紧盯着王子和白天
鹅，而是逐个地扫描那些配舞的天鹅
们，除了“三大天鹅”、“四小天鹅”外，
还有若干毫不能令观众特别瞩目的

“众天鹅”，而在她们当中，当舞姿“凝
固”时，也还有排在前列与隐在后面
的区别，于是从望远镜中注意到，在
最后面，一位天鹅双腿优雅地分立，
头颈微偏，双手兰花般交错于翘起的
裙裾上，身影与其他天鹅同样地美
丽，在耐心地作为暗景中的“绿叶”，
以衬托主角王子与白天鹅在追光中
的“红花”怒绽。随着舞曲的流动，众
天鹅也开始缓缓变换姿势，于是我
从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排列在最
后的天鹅的细部，她的眉目，精心化
妆后依然掩饰不了徐娘趄龄，转动
时，显露出锐瘦的锁骨，以及背后同
样“锋利”的肩胛；可是，她虽隐于最

后，却也满脸凄恻，浑身是戏。乐音
陡变，众天鹅如风中白莲般翕合旋
舞，转瞬我已不能再找到那位资深
的舞娘……

我的思绪，飘出了《天鹅湖》，飘
出了王子与白天鹅悲欢离合的故
事。我在猜想，那位资深的舞娘，她
有着怎样的个人命运？当年她献身
芭蕾这一“残酷的艺术”，不惜脚趾流
血、苦练虚脱，一定怀着充当舞台追
光下的白天鹅的美梦，她曾圆过这个
梦吗？也许，若干年前，她确曾是众
星所捧的那个月，可是，时光无情，后
生可畏，她渐渐地，先是让出白天鹅
这个主角，再让出“三大天鹅”之一的
位置，在演出的说明书上，从“挂头
片”，到名字列于后面，到隐入于“本
院演员”的模糊概念中……也许，更
残酷的是，她竟从未跳过主角，终其
一生，也只是充当“绿叶”，并且总在

“亮相”时，隐于最后一列，把兰花手
交错于翘起的裙裾上……

每当那个时刻，她都能化入剧情
之中，而不“走神”于自身命运的吟唱
么？给整台演出所献的花篮，虽然也
含有她的一份，但那整把的鲜花，是
只献给主角的。我心中有个冲动，演
出结束后，单给她，这资深的舞娘，献
上一大束丰满的百合花。我把望远
镜递给旁座的朋友，请他注意那位宛
转于舞台暗区的资深舞娘，他先是莫
名惊诧：“看她作甚？”及至看清了，咂
舌道：“天哪，这老天鹅，还舍不得退
出舞台，跳个什么劲儿嘛！”

我接过他递回的望远镜，觉得透
心地凉，不是朋友错了，不能怪他刻
薄，甚至于，他那真实的直觉与非功
利的直率，恰恰道破了人生、人性、人
际的某些的底蕴。可是我想哭，不独
为那资深舞娘，也为了天下许许多多
诸如此类的人生，当然，也包括我自
己……

出了剧场，花店还在营业，我买
下一大束昂贵的百合花，紧紧地拥在
自己胸前……

摘自《初中生》

百合献谁
刘心武

房前种菜屋后栽花
雪小禅

下 棋
梁实秋

泪水是最好的颜料
沈 湘

1949年 5月，上海成立新政府
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
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
起来。

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
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十
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
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一
银元兑一百元人民币，跌到一银元
兑一千八百元人民币，到6月8日，
银元价格已经涨到两千元以上。

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
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
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
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

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

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
民币，人民银行在 6 月 6 日曾抛出
银元十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
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
格岿然不动。

6 月 7 日晚，中共华东局举行
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
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
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
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
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
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
上午八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

的兵力乘十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
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
装包围，另有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在
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
率领的二百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
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
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
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二百三十八
人，抄没黄金三千多两，银元三万
多枚，人民币一千多万，第二天，

《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
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
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
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
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
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
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
甚至迷失方向。”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
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
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滴酒罚一
碗”的酒规，在他身后立一名卫兵，不
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
务，一些吃过苦头的将军免不了说出
去，向总理告状诉苦。

许世友性烈如火，对于这样的同
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
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
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
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
说到做到。

当许世友到北京后，周恩来向这
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
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受宠若
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
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
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
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
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
围宴请，尽可随便。”

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
无第三人。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
台。”他望着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
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四

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

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
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
十八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
“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一激一
跳”的许世友稳住，平静地说：“我们
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
喝，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
……”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
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
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
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像已经赢定了，粲然一

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
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
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
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
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
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视许世友，微微一笑，
让服务员再拿一瓶。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
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倾倾空杯，坐下来，
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像早忘
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
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
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
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
事对他关系重大，并且总是要在周恩
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
成。

许世友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
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
不喘大气，轻松地望着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
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
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流出的酒只
剩小半杯，又被周恩来不慌不忙津津
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
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
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
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
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
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
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
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
茅台。”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
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点点
头说：“那好，再拿两瓶。”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
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
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
尽消，多几分尴尬。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
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

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
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
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
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
硬，好像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
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
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
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
世友。

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

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

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
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
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
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
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
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
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
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
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
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
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
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
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
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
后，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
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
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
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
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

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
人过五十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
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
酒不许超过六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

交代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
超过六杯。许世友基本做到了。偶尔逢
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
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六杯，今天是大
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
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
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
监酒罚酒。

摘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谁是中国古代最美的女人？
约定俗成的答案是：西施、王昭君、
貂蝉、杨贵妃，赫赫有名的四大美
女。可是，上下五千年，漫漫历史
长河，难道美人如此稀缺？当然不
是。那么在姹紫嫣红的女人大观
园里，为何被推到顶尖地位的就这
四位呢？是她们真就绝对美貌无
瑕、艳压群芳？答案是否定的。

西施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历
史时代，群雄纷争，各家都在绞尽
脑汁玩转政治以立于不败之地，天
生丽质的美女自然也成为权谋桌
上的筹码，而她，也当仁不让地肩
负起拯救自己国家于水深火热的
重担。这在当时，不被讴歌还能怎
样？特别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又像
戏剧一样具有传奇效果和功成名
就的圆满。自然，作为政治“间谍”
的美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
以文授义的儒家知识分子当然要
极尽心智来美化她了。

王昭君比起西施更有过之而无
不及。身为宫女的她能以大局为
上，忍辱负重，请缨出塞，背井离乡
去一个遥远而未知的地方，以一个
柔弱女子的双肩去承载两个民族的
和平大业，而且的确又神奇地达到

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妙效果。
想想，其实王昭君不过是千千万万
民女中选秀而来的宫女，天资美丽
自不在话下，但诗家之所谓“仪态由
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稍加
分析就知道此誉有拔高之嫌。后人
之言她气质、韵味无可比拟，大抵还
是因为她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特殊
角色和立下不朽功劳。

貂蝉因为长相美貌而被几个
政客把握周转，凭她自己的出色表
演与周旋，机智巧妙地完成了主人
交给的政治使命，功德不浅，自被
夸赞。但是，《三国演义》本身是一
部小说，为了增加故事的精彩和可
读性，作者尽可以把那个女子写得
无比的美艳。再者，中国文学本身
就喜欢英雄与美人的搭台唱戏，而
且读者也很需要这种口味。于是，
那故事中的女主角不美出“沉鱼落
雁”“闭月羞花”之效果，能行吗？

杨贵妃与前几个相比，对政治
上的正面影响何止为零，简直就是
负数了。既然是这样一个为人不
齿的“祸国殃民”的女人，为什么还
要被绘成“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
粉黛无颜色”这般美貌极致？想
想，唐明皇曾经是何等英明的君

主，如果没有一个魅力无
穷的女人，这个英雄这个
明君又怎么会鬼迷心窍，
让大好江山在一转眼间
倾倒？如果杨贵妃不是

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高峰阶段上
的唐朝的一代明君迷得神魂颠倒
并且从此葬送了大唐的鼎盛，恐怕
她生得再美，四大美人的座号上也
就不会有她了，最多不过跟褒姒一
般，为人不齿。

别说不同时代的美女如恒河
之沙无人能数，就是同时代的女
子，也未必就找不出一个比四大美
女更美貌的。虽说那种认为西施
有心绞痛、王昭君脚板大、貂蝉是
吊肩膀、杨贵妃有狐臭的说法纯属
酸葡萄理论，是无稽之谈，但至少
说明这些美人也绝不是毫无瑕疵、
完美得天衣无缝。

四大美女除了自身的确具有相
当的硬件优势，更主要的原因是她
们都跟政治密切相连，是政治的光
环与强势为她们涂上精致的妆容，
着上比别的女子更浓更艳更强的光
鲜色彩，否则，她们也会经不住时空
的考验而失却绚彩陨落时空。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
一流。”政治，就是最好的化妆品，是
政治胭脂特别美化了这些特殊的女
人。因为她们站在历史舞台的中
央，在历史狂飙的风口浪尖。

摘自《中学生百科》

古代四大美女的政治胭脂

人民币强攻上海


